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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或许是人们时常期待且又容易忽略的一种惯常情绪，特别是随着当代各种新兴媒体的

出现，笑料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从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说，“笑”意味着开心、喜

悦、放松等愉悦感受的表征，同时，“笑”亦指向“可笑”之事物。然而，“可笑”本身负载了

更为复杂的内容，而且在更多时候，“可笑”所包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荒诞与悖论。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在一切会激起热烈的哄堂大笑的东西里都必然有某种荒谬的东西（所以

对于它知性本身不会感到任何愉悦）”。①换言之，“笑”之本质与“可笑”之对象构成了某种悖论

式的连接，能激发人们获得“笑”这一愉悦体验的对象，恰恰与愉悦本身异质，即“可笑者”的

悲剧性诱发着“笑”这一喜剧结果。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个人生活压力的增加，还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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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焦虑情绪的传播，都在客观上使人们在“笑”与“可笑”之间获得了更为充足的空间。诸如各

种社会竞争导致的职场“内卷化”，由大众传媒引发的女性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就业与求职的

难度增加，都将人们裹挟到某种紧张感和焦虑感当中。也正是因为人们都身处其中，当这些压力

所导致的窘境或尴尬以某种距离被展示于面前的时候，喜剧效果就得以呈现。即人们会从这种现

实的荒谬中发现其“可笑”的元素，并在一种与其“对视”的场域中获得“笑”的情绪。毕竟，

“笑是最能使我们消怒的东西”，②我们能够在“笑”中消解压力与焦虑。脱口秀这样一个曾经较

为小众的娱乐形式，在近几年迅速走红，成为一种流行的表演和娱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

为其能够打开一个“笑”与“可笑”相对应的场域，将生活中的某些缺失或荒诞推至一种可被反

讽和消解的情境中。在这些年的各种脱口秀表演或比赛中，那些较为成功的表演者或能够被广泛

传播的段子，大多数是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无奈、矛盾、迷茫乃至荒诞与悖

谬。人们之所以会被这种带有悲剧意味的自我展现逗笑（或者说在那种颇具喜感的自嘲式的叙述

和表达中获得情感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生活的荒诞是真实存在的，大多数人又不太愿

意承认或直面这些荒诞与自身生活的密切联系。简言之，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这种荒诞与自身无

关，或者希望这种荒诞被另一种力量消解，脱口秀的“可笑”就由此产生并被深化。在此，“笑”

与“可笑”成为彼此相关又异质的存在，或者可以说，在“笑”中并不包含“可笑”，人们只是

通过非愉悦的情境展现与叙事表达，实现对愉悦的体验。而在这二者的张力中，脱口秀在日常生

活中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反异化”的力量，即它借助“可笑”将生活中真实的荒诞在人们的笑中 

展开。

遭遇“他者”：陌生化经验与“笑”的触发机制

从形式上看，脱口秀是以语言为核心的一种表演，这种语言需要特定的话语方式来实现与观

众在多个层面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脱口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因为其中既无特

定的技巧，也无结构化的范式，它只是以一种直面观众的自我讲述来产生表演的效果，让观众在

愉悦中欢笑。因而，每一段成功的脱口秀表演都会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氛围，人们在其中的笑不

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多变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脱口秀演员还是观众，都无法确定地预测特定表

演所能引发的反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再经典的段子，也未必能引发所有观众的欢笑或得到

全部观众的认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经验结构和体验场域，当我们面对特定的脱口秀演

员及其表演的时候，经由情绪与经验双向互动才能产生相应效果。于是，观看脱口秀是一种非常

有趣的体验，因为逗笑人们的不仅仅是段子和表演本身，还有演员营造出的特定场域。这一场域

与演员特定的形象气质、语调乃至生活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表演技巧、舞台

技术等具有标准化的因素似乎都只是次要因素。如何通过特定的语言表达来勾连起演员与观众并

形成一个“可笑”的场域，决定了脱口秀的效果。对此，在近年来的脱口秀节目中，一些从未登

台的新人能够一路杀入决赛就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这些段子似乎都与演员特有的气质、语言风格

乃至人生经历相配合，让人感觉到一种无法抑制的笑意。可以说，每个脱口秀演员都具有非常强

烈的个体性，即只有特定的演员以特定的表演，才能达到效果。彼此之间很难完全模仿，更难以“翻

唱”“翻拍”。这也就使得脱口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表达场域，在此，语言显现出的特征恰恰是“在

自我与他人之间维系一种距离、一种根本的分离，这种分离阻止总体的重构”。③换言之，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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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并不要求将演员与观众纳入一个同一性的共情结构中，表演者更多是以自我呈现或情境呈

现的方式直接面向观众，与观众形成一种“面对面”的关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二者间几乎不

存在任何“中介”，表演者以直面的方式展现自我，而观众则等待表演者带来的情绪冲击。在此，

表演者与观众是彼此异质的，相对于观众而言，表演者成为一个“他者”，在脱口秀中以“遭遇”

的方式与观众“碰面”。

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脱口秀表演中的那些“笑料”（或者按照他们的行话——“梗”）及

其呈现的方式来发现“他者”与“他性”在这一场域中的体现。可以看到，这些“梗”大多取材

于日常生活，而且似乎在日常生活中已成为某种常态逻辑，它们或者以某种似乎已被普遍接受的

认知与价值规则（如对女性容貌的评价），或者以已然成为某种潜规则的形式而流行。但是，日常

生活中其实往往充满了悖谬与荒诞，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是被某些惯常的思维所规训，甚至被裹

挟进这种生活逻辑中。特别是在具体个人的生活世界中，往往会表现为某种困惑、迷茫乃至无助

与失落。可以设想，如果主体（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真正处于这一境地时，多半是无法“笑”

出来的，即使能够保持某种自嘲，也至多是某种“带泪的苦笑”。然而，我们也可以确定，观众

对于表演所产生的“笑”也不是恶意的“嘲笑”。因而可以说，这种“笑”指向一种他者化的“可笑”，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发笑，是因为脱口秀表演者相对于观众而言是外部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虽然会遭遇类似的情境，但在脱口秀中，则可以将这些情境外部化，使人们能够以旁观者的姿

态对这种情境及处于其中的人进行思考，从而让自身从这种情境中抽离出来，以发现其中与自身

的陌异，并在一种反差中获得快乐。当然，这种旁观不是绝对隔离与封闭，而是一种切近于他者

的体验，即在“面对面”的情境下，表演者与观众以“梗”的方式相互“遭遇”。这种关联意味

着观众“与一张同时给予并遮蔽他人的面容的相遇，就是这样的情形，在其中事件朝向一个不承

担它的主体发生了，这一主体绝不能与其相关，但是它却以某种方式位于主体面前”。④这里所谓

的“遭遇”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异质性的力量的突然“侵入”，“ 就像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时候，

突然旁边就挤过来一个人，但这个人用一种你不熟悉的话语方式向你发问”。⑤脱口秀表演中常

见的“翻转”“反诘”“谐音梗”等，大多都营造了这样的氛围，毕竟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表达往

往是“反常”的、陌生的话语方式。也正是这种“陌异化”的情态让观众因其产生的新奇感而被 

“逗笑”。

在这一关系建构中，不可否认，观众能够从表演中获得与自身生活情境的共鸣，并进入一个

情感互动的场域。但这里所形成的场域并不是二者生活体验或情境的重合，而是观众将演员及其

表演内容和情境，以一种“被排除”的方式纳入。换言之，就是两个彼此异质的元素被统一于一

个特定的场域中。这种“统一”并不意味着将一方同化于另一方，它们彼此之间“无法经由认同

而得到同化”。⑥正如观众们会被某些演员的相貌逗笑，但大概率不会希望自己的长相与其类似。

所以，在“面对面”的脱口秀场域中，观众的笑必然指向“自我”的外部，即表演者所呈现出的“他

性”，于是观众的笑并不能将自身与表演者纳入某种同一性之中，而是要保持某种“陌生”的新

鲜感。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他者的陌异性，才会不断感到新鲜、可笑，当对方

的面容呈现，其实就意味着他者临显于我们的世界中，要求我们承担责任。正如列维纳斯所说 ：“他

者——绝对他者——在其中呈现自己的面容，既不否定同一，也不是像意见、权威或神奇的超自

然现象那样违背同一。它恰好适合于迎接它的人，它是人世间的。”⑦观众的笑其实就是这样一种

迎接，因为通过脱口秀表演所展现出的那些生活事件与社会现实，在其场域中适恰地与观众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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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才能够实现其使人“笑”的功能。

正是在这种非对称的关系中，脱口秀这种表演形式的独特性得以展现。这是一种彼此平视的

表演形式，脱口秀所形成的表演场域既不是主客体意义上的，也不是主体间性意义上的，而是指

向他者的优先性与异质性。一方面这是由于“作为他人的他人并不只是一个另我，他人恰是我所

不是者。他人之所以是他人，并非由于其性格，或相貌，或心理，而是由于其他异性本身”。⑧在

这一场域中，遭遇他者让人获得“笑”的欢愉，而当“笑”指向他者的时候，也意味着对其他异

性的承担，进而也是对他者绝对性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在这种“笑”之中，人们的体验并不

仅仅是简单的愉悦感，而是包括了对荒诞的反思与对现实中某些苦难的回味（这些荒诞和苦难往

往就发生在自身及其周遭），进而以此获得对自身的呈现。因为“笑”是从自我出发而指向他者的，

并经由他者的他异性反馈回自身。自我无法将他者同一化，但却能够将他者作为参照系，来构造

一个显露自我的外部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从脱口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变

迁使得陌异性的“他者”不断涌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算法推送、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平

台乃至自媒体兴起后的短视频、社交软件等，都负载于“他者”之上闯入我们的生活。这些新的

技术或工具不仅时时让我们感觉到周围世界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陌生感（如短视频中的一些博主

不断解构我们熟悉的故事或名著），而且也使得更多与传统认知体验异质的“事件”呈现于人们

面前，从而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乃至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脱口秀正是不断将这些“他者”引

入其表演的场域，才使得“笑点”不断涌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每年的脱口秀

表演或比赛中，总会有一些新人脱颖而出，甚至会超越一些更有表演经验的老演员。因为，新人

之“新”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有着更多“他者性”的元素或个体经验。

自嘲、反讽与日常生活的“事件化”解构

如果说人们在欣赏脱口秀的过程中，通过一种“自我－他者”的关系场域建构而获得“笑”

的对象，那么，脱口秀表演的内容本身则成为“笑”的动因。通观脱口秀表演所表达的内容，大

体呈现出两种形态，即自嘲和反讽。前者是对发生于自身的荒诞进行幽默化的表达，后者则是呈

现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悖论（当然，这里的荒诞或悖论有时并不涉及善恶或价值评价，而只是揭示

出某种现实的冲突）。从形式上而言，脱口秀所追求的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表演效果，同

时又要尽可能地切近于真实生活，乃至直接取材于生活。换言之，“笑”的产生，就在于对生活

的未来想象与现实发生之间的错位。按照康德的说法，“笑是由于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变成虚

无而来的激情”。⑨这里的期待与虚空之间的转换，其实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展现。这

种展现就是一种“事件”的展现。有学者指出 ：“事件就是在那些被认为是例行公事的、习惯化的、

符合规则的，乃至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爆发的”。⑩落实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往往意味着

惯常状态被“打破”或“解构”，从而由合理变为“不合理”。这些“事件”既可以产生于社会发

展中出现的巨大变化，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也可以发生于人们对已有生活的再反思，如女性视角

的兴起，当代打工者对于职场关系的重新定位，等等。简言之，无论是科技或制度等因素直接带

来的社会生活突变，还是由于其内在思想、文化、价值的变迁引发的对原有生活秩序或习惯的颠

覆性反思或解构，都构成了现实的“事件”。也恰恰因为如此，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大变局”时代，

更多的现实素材会被用于脱口秀创作，并以“事件”的方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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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维度来看，“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

有的稳定架构”。⑪脱口秀中能够达到较好喜剧效果的段子，大多是将生活中的片段或对于生活

的理解以一种“意料之外”的事件性的方式展现出来。从形式上看，这些自嘲和反讽揭示出的

荒诞感能让人真切感受到某种现实的断裂，即重新打开了对似乎已然是惯常的生活状态的重新

理解，乃至基于某种解构后的重构。例如，一些脱口秀演员对于人们在职场关系中的价值体验

和心理感受进行展现，并呈现出“炸场”的效果，其实就是其段子的内容以“事件”的方式激

活了人们的感受。它一方面解构了人们的常态观点，如心灵鸡汤式地诱导 ；另一方面，则是从

生活内部重构了新的理解方式，至少在脱口秀当下营造的氛围中，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的结构

进行质疑，乃至嘲讽。这里恰恰应合了海德格尔对于“事件”的定位，用他的话说，“事件十分

明确地表达了起源的自明性的创基。存在的开创性的整理，在其自身中，作为创基的统一性，

保留了支配与被支配之间始创的统一体”。⑫这里的“创基”就是事件的本质，是“新世界开创

的起源，在事件中，世界中的一切都被纳入事件所创基的新秩序之下”。⑬脱口秀表演在很多时

候是借助新的文化现象、新的生活体验与新的社会现象，来展开一种新的解释空间，这些都是“事

件”逻辑下的“创基”，即构建某种新的秩序。换言之，脱口秀在给人们带来笑的同时，恰恰也

是一种开启，开启对人们日常生活境遇的“非日常”思考，即人们不会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已

然形成的生活秩序就是全然合理或已经固化的，至少可以通过自嘲与反讽的方式对其进行质疑，

乃至开启新的理解秩序。

如果我们将脱口秀中的自嘲和反讽作为表演手段的话，其本质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事件性的

回溯手段，即它能够让人们不断去反思生活中具体的情景和日常状态，并从中发现新的理解，乃

至新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们对于生活新的诉求，支撑着这种反思

与解释性重构。当人们在脱口秀表演中，跟随那些“梗”到达了某个具体的、独立的乃至异常的

感受与思考境域，往往也是由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乃至新的社会结构与力量，从某一特定角度

将那种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逻辑“炸开”。换言之，脱口秀的“梗”揭示出的就是生活常

态中的“异常”，这种异常并不在生活的外部，相反，它往往在生活的日常情境中展现出来，诸

如人们对于美女的评价，职场中人们的相处方式，职工在工作中的各种遭遇，等等。很多时候，

人们不仅习惯于这些具体的日常状态，而且会将其内化为某种价值观念，并以此对自己和他人的

生活进行评价。也就是说，这个意料之外是在“情理之中”发生的。

日常合理性中很可能内蕴着荒诞，而这种荒诞一经揭示，就会在常态生活逻辑中产生断裂。

在这种断裂中，生活对于个体的独特意义就会被彰显出来，这时候人们才能够不再沉沦于生活的

“日常”当中，而是能够通过某种反思的力量来重构生活对自身的独特价值。也就是说，脱口秀

引发的“笑”使其中的自嘲与反讽在情感或思考中得以形成，进而引发对现实荒诞感的当下体验。

在此，我们不妨借助巴迪欧对“事件”的思考来分析其中的深刻性。以巴迪欧的思想为参照，可

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理解为一种包含着“事件位”的历史情势，即对每一个人来说，其日常生

活总是会被某种力量整合于特定的秩序之中，例如固化的职场规则、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乃至某

种自上而下的经验等。但是，真实且属于个人的生活不会是整全的、完全被规范或被秩序化的，

其中总是包含了那种异常于规则且无法被整合入规则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场域其实就是巴迪

欧所谓的“事件位”， “它没有元素展现在情势之中。这个位，即它自身被展现出来，但在其‘之下’

没有任何组成它的元素被展现出来”。⑭换言之，脱口秀于日常生活而言，是一个异常，它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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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常的规则所整合或“规则化”的。因此，对男性的“冒犯”，对“老板”的戏谑，以及演员

彼此间的“编排”，这些元素尽管能够在各类脱口秀中产生所谓的“爆梗”，并带给观众强烈的欢

愉感，但在日常的公共空间中，这些内容显然是无法随意表达的，甚至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语

禁忌。这也是一些脱口秀演员及其表达的内容受到各种质疑的原因。与此同时，脱口秀表演中所

具有的那种非常个性化的、彼此之间很难模仿和替代的特征，使得脱口秀展现出的生活样态及表

演者对这一样态的理解是特异性的，其不仅无法构成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境遇，甚至强化了差异性

带给人们的现实反思，这也就提供了一种对结构化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抗的可能性。

在脱口秀形成这种“事件位”的过程中，自嘲与反讽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作为事件本身

被呈现出来。正如巴迪欧所说的 ：“严格来说，一个位仅仅是由于事件的发生，它回溯性地像这

样被确定为位，它才是一个‘事件’位。”⑮这里，伴随脱口秀产生的“笑”，使得自嘲与反讽成

了打破生活常态的“事件”。其实，日常生活经验本身就包含荒诞，包含人们的自嘲和反讽，但

这些往往不被人们意识到。甚至可以说，整全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沿袭的“习惯性”认知就是

自嘲与反讽的“事件位”。当在脱口秀的场域中，人们突然发现“可笑”，便将自嘲与反讽明确地

呈现出来，即可以理解为在常态生活中的“事件”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反观脱口秀中的自嘲与

反讽，似乎只有在脱口秀的形式中，才能以“笑”这样一种看似欢乐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从日

常生活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异常，且无法被常态规则所统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脱口秀

中那些让人们觉得“可笑”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大约会让人感到尴尬、焦虑，甚至是懊恼

与心理不平衡，而不会是观看脱口秀时那种忘我的欢乐。进言之，自嘲和反讽并不是常态生活的

构成部分，或者说，相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自嘲和反讽不会显现出来，是一种“遮蔽”，普通人

大约不会在生活中随时保持自嘲或反讽的意识。而脱口秀场域下的“笑”则让其“出场”，成为

一种现实。这也恰恰符合巴迪欧对于“事件”的界定，即“基本上我所谓的事件，作为最强的实

存的一个最大的真实的后果是，它让非实存得以实存”。⑯在此，甚至可以说，脱口秀让人们“笑”

的同时，也让每个人对生活的自嘲与反讽成为现实的存在。

激活日常 ：“反异化”的文化实践

脱口秀在近几年内由一个小众娱乐方式流行开来，成为线上线下备受关注的表演和娱乐活动。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平民化与接近日常生活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们缓解现实压力和焦虑的

需要。特别是在媒体大众化引发的信息爆炸和大数据推送造成的信息茧房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双重

挤压下，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种突破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能够照进日常生活并引发

共鸣，还要能通过打破惯常思维，让人们获得释怀。这也是脱口秀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它似乎既不是对生活场景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严格意义上高于生活的艺术。从其构成的特有场域

看，那种对日常生活秩序的事件性介入，形成了个体化的生活映射。个体欣赏脱口秀的同时，也

使得生活落实于自身的个性化之中，毕竟，能够被其中的“梗”逗笑的，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的，

是具体的、真实的笑。这也就是说，在脱口秀的场域中，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真实且具体的自我，

感受到生活的具身性。在面对他者之“笑”时，个体的生活被这一“事件性的创基”激活，也就

是说，那些生活中的习以为常被打破，人们不再沉沦其中仅仅作为一个“常人”。相反，在这一

场域中，人们发现了自身生活的“溢出”。在此场域中，似乎创造出了“一个在现有这一所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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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终结’后的、‘巨大无外’的秩序内，无法被‘固定化’下来的游荡者”。⑰换言之，在脱口秀

的自嘲与反讽中，以及由之引发的“笑”中，人们发现自己可以质疑秩序，可以反诘那些所谓的

“一贯如此”“司空见惯”等说法或判断。正是在这种朝向自身最为真实的生活体验中，产生了能

够对抗生活异化的“反异化”力量。

所谓生活的异化，可理解为真实生活本身被某种抽象的、非人性化的力量所控制，使得“我

们仅仅在日常生活熟悉的、平凡的、不真实的外表下感受日常生活”。⑱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生

活的异化力量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去人性的和不真实的，而且“这种异化的不真实性表现

得比任何人的真正的事情还真实”。进而，它还会呈现为一种“更高的现实”，“这些‘更高的现实’

具有独特的异化，可以这么说，‘更高的现实’拥有吸收人类现实的可怕力量，它碾碎人的现实，

把人的现实抛到次要地位”。⑲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资本逻辑对生活的渗透，还是数字技

术对人们行为的宰制，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的异化感加深。从单纯以财富定义人的价值的“成

功学”，到互联网上流行的各种女性身材所谓的比拼（如“A4 腰”“蝴蝶肩”这类视频），都导致

人们远离了属于自身的真实日常生活。借用韩炳哲的说法，这些异化力量使得当今社会呈现为“功

绩社会”，每个人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过度积极当中，开始一种主动的自我剥削，进而陷入一种自

由的强制中，其最终目的是“绩效的最大化”。⑳

人们并不是处在自主创造的生活之中，也不能对自身的生活状态进行评价，从“需要”到“自由”

似乎都是被抽象化为某种符号或某种流行，甚至是某种词汇与表达。在这种异化的力量中，人们

无法探寻生活的真实性与切身性。比如，当代大众传媒给女性带来的容貌和身材焦虑就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案例。一方面，女性对于容貌的追求越来越“趋同”；另一方面，很多女性过度强化了

外表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甚至产生了“要么瘦，要么死”这样极端的话语表达。正因如此，我

们需要找到对抗的力量，或者说“反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日常生活回归人性，回归个体的

真实生活实践，展现出生活之于人的本质。

脱口秀对于异化力量的对抗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形成。面对那些被抽象的、标签化的

生活价值和“意义”，脱口秀首先打开了具象化的生活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几乎很难找到统一

标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越是与那种抽象的、“更高的”现实分离，越是对现实的抽象价值形

成反叛的东西，越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从各类脱口秀比赛表演来看，越是具有特殊性的、具

体化的人（演员）或事件解读的内容，越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特别是那些有着非常独特经历，

或个性化极强的演员，越能受到关注和欢迎，这无疑表明了这种具象化生活的力量与具象化个

体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发现真正的生活是个性化且体验性的，任何抽象的符号

或单一化的价值是无法支撑生活的意义的，相反，恰恰是那种多样性的具体生活样态能够让每

个个体回归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乃至生命价值中。正如巴迪欧指出的 ：“个体就是他们的生命

所完全涵盖的东西——他们的生命，换句话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之所是，以及他们所梦

想的东西。”㉑其次，在脱口秀的场域中，个人实现了某种面向自我的回归。无论是演员还是观

众，在一次次共同的“笑”中找到独特的自我，进而进行有效的反思。脱口秀特有的反讽与自

嘲，不仅让具体的个人暂时摆脱抽象的统治力量，看到自己富有个性化的生活，而且会发现被

标签或抽象力量宰制后，自身就会陷入某种“可笑”的情境。正如柏格森所说 ：“只有在我们

身上的某一方面逃脱我们的意识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可笑。”㉒尽管人们无法脱离特定

的社会背景，但对于个体生活的评价应以自我为主导和主体。那种属于自己的个体化生活，不



人　　文   二 O 二五年  第八期

165Aug.   2025

应被所谓的功绩、成就、流量等外在规训力量带入焦虑情绪，而应该在生活中找寻自身独特的 

价值。

脱口秀所带来的“笑”，无论是面对自身生活境遇还是社会中的某些现象，都在其场域中以

反讽的方式消解着“异化”的力量。如此，生活的真实感会随着这种反讽延展开来，因为生活是

具体的、个性化的，它并没有标准模式。每个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可以摆脱抽象的、

规训化的力量，获得自我对自身的定位权。借用韩炳哲对功绩社会的批判理论，可以说在脱口秀

打开的空间中，人们会发现功绩社会中的种种荒谬，进而也就不需要将自己困于那样一个积极化

的理想自我中。在以反讽、自嘲为主导的“笑”中，人们会重新拥有“消极”与“倦怠”的权利。

按照韩炳哲的说法，这是一种“亲近世界的倦怠”。“‘倦怠成为一种途径，通过这种倦怠人们能

够被他人触动，也能够触动他人。’倦怠制造了一个允许逗留的闲适空间。自我的弱化体现为世

界的延展。‘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归到世界之中’。”㉓

可以说，脱口秀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反异化”力量，就在于其对生活的“激活”，

让人们能够以“笑”的情绪去面对日常生活中多元与真实的自我，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总是具体的，

有着多重意义。人们不应该在一种固定的、理想化的框架中采用一种自我剥削的方式来让自己看

起来是成功的，或者说让自己符合某种单一并为抽象力量所裹挟的价值判断。所谓自我的完善在

很大程度上被可量化的绩效与可物质化的价值结构所建构。例如，成功与优秀被量化为财富值，

女性的美被量化为各种身材数据。这些可以理解为异化力量的进一步内化，即“剥削不再是以异

化和去现实化的方式进行，而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㉔然而，经过脱口秀的演绎、反讽、重构，

原本的压力反而成为当下缓解压力的笑料。特别是当这些异化的力量内爆后，人们在回归自身日

常生活时，也就有了更多的自我体验空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是一种现实的“反异化”，而

且这种力量来自异化结构的内部，经由脱口秀引发的“笑”便构成了功绩社会内部的异质化“外

部性”。这也使得脱口秀能够不断追踪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荒诞，从而保持其不断激活日

常生活的能力。

结语

如果将脱口秀视为一种现象，其核心在于带来“笑”，而且是愉悦与欢乐之“笑”。这种笑显

然是一种快感体验，也是人们生活中的现实需要。脱口秀作为一种面向大众且老少皆宜的娱乐和

表演，在社会发展层面总体上是有利于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升情感体验的。正如康德指出的 ：“在

一切这种场合的笑话总是必须包含有某种暂时会引起误会的东西 ；因此当幻相消失为虚无时，内

心再次回顾，以便把这幻相再品味一番，这样，内心就由于很快交互地接踵而至的紧张和松弛而

跳来跳去和震荡不安……它就必然导致内心的激动及与之和谐的内部身体的运动，后者不由自主

地持续着并产生出疲倦，但同时也产生出快感（一种导致健康运动的结果）。”㉕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快感体验之中，人们会获得更为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在“笑”中对于最

为真切的自我的某种回归。在此，之所以说人们在脱口秀场域中的“笑”是一种事件性的遭遇，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人们无法从反讽与批判的视角看清当下生活中存在的

荒诞，特别是当个体的生活实践陷入功绩社会下的自我剥削与精神耗竭的状态时，人们便无法看

清其中的不合理，更不会发觉其中的“可笑”。脱口秀首先以一种大众喜剧的方式让人们看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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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异化力量，正如巴迪欧所说 ：“笑料解释了我们所敬重的东西的荒谬性，揭示了隐藏的真相，

这些真相也足够荒谬绝伦，足够卑鄙下流，让我们在那些灌输给我们的最光明正大的‘价值观’

背后，发现了这些肮脏的真相。真正的喜剧并不是让我们娱乐，它将我们置于一种不安的快感中，

不得不对真实世界的卑劣下流发笑。”㉖不得不说，巴迪欧对于喜剧及其内在笑料的理解很好地诠

释了脱口秀最直观的价值。有人将脱口秀称为“冒犯的艺术”，这种“冒犯”其实就是对那些习

以为常的抽象化力量的自觉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脱口秀就是用喜剧的结构来包裹这一内在的

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既构成了对异化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身获得某种“倦怠”的解放时

刻。因此，以脱口秀的视角来反观当下的社会生活，就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在各种焦虑情绪和“内

卷化”行为选择背后，其实是人们不自觉地被资本、算法、价值规训等各种抽象力量所支配的结

构。如果人们能够有意识地揭示这些抽象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反讽的方式展示其荒诞的属性，

那么其中便蕴含了某种变革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警示和纠偏的 

作用。

脱口秀作为一个节目或一种表演形式是否也会被流量或资本异化，这同样是个需要警惕的问

题。一些脱口秀演员被明星化、网红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就脱口秀本身而言，其

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反讽和批判，特别是在各类脱口秀舞台上，不断涌现出来自平民阶层乃至

相对“弱势”群体的优秀表演者，他们因基于自身独特生活境遇的创作和表演而获得关注，甚至

让其所属的群体获得关注，这都体现出脱口秀所蕴含的那种反异化的力量并未被消解。在这个意

义上，脱口秀依旧承担着打破日常生活中抽象的统治力量，并引导人们反思日常生活境遇的现实 

价值。

注释 ：

①⑨㉕ 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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